
无心张望月儿，那却红花香来，

若非几番青垂，焉能惊蝶纷飞。

午夜一场好梦，继日一场细雨，

问君有何不同，不都一样朦胧。

朦胧何来尽头，有你我就足够，

何必过问烦愁，唇已吻上额头。

说好了不分手，回首畏惧忧忧。

只愿此生等待，一朵雏菊而开。

……

小山坡上我遇到了你

你含着泪振臂欲飞

我小心翼翼地将你包好带回

不管晴天雨天

上山下山

都和你相伴而行

直到又一个夏天来临

百鸟齐鸣

翱翔于蓝天白云

我突然顿悟

有翅膀该飞的更高

这 不是你的终点

放飞你

给你新生

还我自由

渊上接 A6版冤

清晨，伴着最后的鸡叫声，母亲艰难地

起了床。因长时间的生病，她的左眼皮完全

耷拉了下来，将整个已经萎缩的左眼球完全

遮盖住。放在轮椅扶手上的手，黑！瘦！糙！

这样的手，再配合上布满沟沟壑壑的脸，无

声地诉说着她的往事……

母亲十六岁那年，姥姥得病去世了，面

对不谙世事的姨姨舅舅，她过早地担负起了

“母亲”的角色。她二十五岁时姥爷突发脑溢

血，她用平车拉着姥爷，到处寻医问药，辗转

三个月，终也没能留住姥爷的生命。从此，她

便一人挑起娘家的重担，后来妹嫁弟娶，全

是她一人操持。

我的母亲一生养育了姐姐、哥哥、我和

弟弟四个孩子。姐姐小学毕业后没再上学，

我、哥哥、弟弟都通过上学跳出了农门。1997

年，哥哥上大学的同时我正上中专，弟弟也

正在上初中。每次开学时，母亲都得为我们

仨准备好近 2500 元左右的学杂费。此外，每

月我们仨还需近 500 元的生活费。———也

就是说，即使不吃不喝，母亲每月也得“上

交”给我们至少 700 元左右的“租子”。九十

年代里，700 元的支出，对一个农民家庭来

说，其中的辛酸可想而知。张家婶婶劝母亲；

“你家三妮，一个女娃子，上什么学呀，再说，

听说国家也不管分配了，早早回家给你搭把

手是正事。”母亲笑笑，说：“妮儿好不容易考

上了，上吧。咱这辈耽搁了，再不能误了下一

辈。”于是，母亲那满手满脚剌得人生疼的茧

子、一天天驼下去的腰背、风砍雨凿的粗糙

皮肤，换来了我们仨的上学机会。

现在想起 1999 年那年寒假，我的心不

由地揪在一起。腊月十九早上刚起床，母亲

就一直打嗝。起初，我以为她憋住了一口凉

气，于是，赶快督促她喝热水压一压。刚开

始，她喝了热水后，还能压制半个小时，可到

晚上时，喝热水也不管事了，一直嗝个不停。

深夜一点了，她才勉强入睡。早上五点起床

后，仍不间断的打嗝。我们都催促她去医院

检查，催急了，她瞪我们一眼：“这么点小毛

病，去什么医院？我自个的身体自个清楚，没

事，打嗝就打吧，不影响做事，又不疼，过两

天就好了。”这样的情况又持续了两天，她的

精神明显萎靡下来。在父亲的强力坚持之

下，她才去医院做了个彩超。当检查出是由

于胃下垂、胃寒导致的打嗝后，她将医生开

的药方往兜里一塞，一分钱药不拿就要回

家。父亲要夺过药方替她抓药，她脸一沉说：

“来医院前我就想好了，要是我得了癌症什

么不好的病，咱就不看了，反正看也看不好，

白花钱。要是没得什么要人命的病，咱也不

用看了，反正没啥大毛病，忍两天就好了。吃

什么药呢？”后来，这病硬是让倔强的母亲扛

了过去。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生病前一直留着长

发，并且每天梳头都有一个固定场所，那就

是院子里的南墙跟。母亲首先用梳子将整个

头发细细地梳理一遍，然后用左手将梳齿上

带落下来的头发全部拢下来，再用右手食指

一圈圈地将这些头发绕成一团，最后将这些

头发塞到自己的专用仓库———南墙跟的砖

缝里，等收头发的来了就一次性批发。想来，

她供我们上学的费用里也许有头发的一份

功劳？

连脱落的头发丝都能看到眼里的她，却

在 2006 年做了一件让我感到只有她才能做

出来的事。

那是个星期天，我刚进家门，就被她扯

进了里屋。只见她从我家的“保险箱”里拿出

一个黑色钱夹，示意我打开看看。这是一个

男士钱夹，上半部的卡包里有三张银行卡，

一张 B 级驾驶证，一张刘 XX 的西安市身份

证。下半部放着八张百元大钞和些许零票，

还有一张 A4 打印纸，里面有很多联系人及

电话号码。合上钱夹，我将探询的目光投向

母亲。她说：“这是你父亲在下班的路上捡

的。你父亲已给 A4 纸上的一位刘姓人打过

电话了，可是没人接。第二天下班再打，仍旧

没人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瞅着她紧

皱的眉头，调侃道：“老妈呀，这钱夹是捡的，

又不是抢的。况且您也费心找失主了，这不

没找到吗？再说，这里面可有八百多元现金

呢！顶我爸一个月工资啦。咱昧了呗！”母亲

一把夺过钱夹，斥责道：“臭丫头，你娘是啥

钱都花的人吗？咱多这八百块钱不会富了，

少这八百块钱也不会穷了。可是，你想丢钱

包的人把啥东西都放在这里边呢，三天了，

这小伙子该多着急呀……”哎哟，母亲的唠

叨大功又发动了。我赶紧制止住，搂着她的

脖子撒娇说：“我的亲娘哎，小的知道啦。现

在我正替您想辙呢！”母亲这才扑哧笑了，轻

点了我一下头，念叨着：“你瞧身份证上的出

生年月，比你弟只大一岁，要是你弟在上海

也遇上难处了，有个我这样的好心人帮衬帮

衬他，不是就好些吗？”———没上过学的母

亲，讲不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大道理，

她有的只是一颗出自本能的推己及人的心。

毕业后我想进实力雄厚的 A 校工作，

可当时 A 校不缺人，所以，退而求其次，我

去了条件较差的 B 校任教。学期中，A 校联

系我，现在学校四年级缺人，你来上班吧。

噢，机会难得，得赶紧抓住。我给母亲打了

个电话，表达了要立刻走马上任的迫切心

情。母亲在电话那头没马上表态，停顿了片

刻后，她才道：“妮儿呀，咱不管做什么事都

要负起责任来。你这一学期没到头，突然要

去 A 校上班，B 校一点准备都没有，那你现

在班上的娃们咋办？你得先给 B 校一点找

人时间呀，等人家找到别人接班了，你再到

A 校不迟……A 校这边，你要不跟人家好

好说说，缓几天再上班看行不。”母亲的一

席话，让我那沸腾不已的血液去冰箱里旅

游了一遭，也让“责任”二字裹进了我刚刚

开封的人生行囊。

四个孩子，一个个地吸吮着母亲的乳

汁长大———终于！弟弟也毕业工作成家了！

她功成了，该享清福了，却———病倒了，口

不能言了，身不能动了，好东西不能吃了，

单元楼上不去了，名胜古迹到不了了，可爱

的小孙孙也抱不动了……她今年才刚六十

岁啊，却已经在轮椅上坐了六个春秋！

回忆往往像

品 尝 一 杯 柠 檬

汁，酸涩过后才

是无尽的甘甜。

母 亲
□ 魏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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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偶像，他们老夸

我爸年轻呢！你要再

不进步，就落伍啦，哈哈……”

马老太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饭的时候，老何也变得挑三拣四了，说

这个菜要这么做才好吃，那个菜要那么做才有

营养……马老太一听，心想准是别的老太太这

么说的，碍于儿媳妇的面子不好发作，狠狠地

剜老何，可是女儿呢，偏偏不看眼色，还火上浇

油：“就是啊，总是这‘老三篇’，我都吃烦了

……”马老太顿时火冒三丈，啪的一声把筷子

摔在桌子上，“谁做得好你让谁做去！”……

那天，老何提溜着一个袋子回来，兴致勃

勃地回来跟马老太说：“你看我们有队服了，

我穿上你看看合适不？”说着就穿上让她看。

马老太嘴一撇，头也没抬，没好气地说：

“好———看！”老何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表情，

一边用手去拿袋子，一边又接着说：“女队服

也可漂亮了，是玫红色的……”马老太没等他

说完，就不耐烦地说：“好啦，好啦，别嘚瑟啦！

那么大年纪还穿红的有什么好看的！”老何一

听口音不对，尴尬地“呵呵”笑了两声，收起衣

服回了卧室。

就是这样，马老太像得了焦虑症一样，心

事重重，眉头紧蹙，坐卧不宁。

“哼，不就是个太极拳吗，有什么难的？我

要是学会，就能和老何一起锻炼了，看他还敢

不敢有花花肠子！”马老太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亲自出马。

马老太年轻时候人很泼辣，上过完小，进

过宣传队，要不是早早有了孩子，说不定后来

还能进到县上的宣传队呢。老何虽然常年在

外上班，可是工资微薄，既不能养活妻儿老

小，又不能给家里增添工分。要强的马老太一

个人在家，带着孩子干活，样样不落，那股子

硬劲绝不亚于小伙子。这次马老太“被逼上了

梁山”，又拿出了当年不服输的劲头，翻出了

老何当年学太极拳的光盘，趁老何不在家时，

一遍一遍地学。遇到实在看不懂的时候，她自

己不给老何说，而让小孙女命令爷爷打一遍，

她在旁边认真地看。这一学，马老太学了半

年，总算是可以完整地打完一套了。

至此，她决定不再被窝里耍拳，她要公开

露露面！

那天清早，马老太等老何一出门，便迅速

地开始乔装打扮起来。她找了一件平时不多

穿的花衣服，带上儿媳妇的那顶大檐太阳帽，

又把儿子的墨镜也戴上。“呵，这打扮成小媳

妇了。”她自己一照镜子都笑了，确定不会被

认出来后，快步尾随老何而去。

到了那广场，她先远远地找了个长椅坐

下，然后压低帽檐，把墨镜拉低偷偷地看老

何。老何他们已经开始打拳了，只见老何一个

黑衣服在前，后面全是红衣服，大概都有十几

个人。

“怎么全是女的？”马老太愤愤地想。

不大一会，一遍打完了。老何转过来，满

脸笑容，两手比划着，跟红衣服们说着什么。

一个波浪卷头发的红衣服掏出毛巾走到老何

跟前，抬手给老何擦额头上的汗，老何竟然不

躲不闪，还笑微微地看着红衣服……

“哎哟，死老头子，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马老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嘴里

咒骂着，气冲冲地打算上前找事。

这时，只见老何和那个红衣服径直朝她

这边走过来了。“他们要干什么？”马老太迟疑

了一下，歪头给对方一个斜脸。

“妈！”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马老太转

过身，噢———是女儿？！怪不得看背影那么眼

熟。

女儿快步跑到马老太身边，挽住她的手

臂，笑眯眯地说：“老太太，您终于肯出山了！”

“啊？”马老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走吧，老马”，老何诡秘地眨了眨眼睛，

得意地看着她说，“大家都等着你呢。”

女儿不由分说拉着她朝那群红衣服走

去。

“马大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哦。”那

群红衣服拍着手掌，异口同声。

老何更是变戏法一样，从身后拿出一套

红衣服，给她递过去：“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太

极服，你看看合不合适？”

马老太稍稍一愣，有点难为情地接过衣

服，突然觉得这衣服的红颜色真好看。

老何故意做了个“请”的姿势，用京剧的

腔调说：“老马，现在我们一起练吧？”马老太

此时顾不得想他怎么知道自己会，太极拳口

令就已响起，马老太只好跟着大家一招一式

熟练地比划起来，虽然还不很到位，但流畅自

然……

晨练结束了。女儿做了个鬼脸，跟马老太

说：“老马同志，打得不错嘛！”老何也讪笑着

欲在马老太跟前请功，可马老太脸色一沉，

说：“回家！”父女俩见状，面面相觑，只好耷拉

着脑袋一路缄口跟着马老太回了家。

进了家门，老何没敢坐下，直愣愣地盯着

马老太，等着她的“判决”；女儿拿起鸡毛掸子

往腰后一别，给马老太倒了杯水，双手端到马

老太面前，神情严肃地说：“马大当家的，女儿

现在负荆请罪，求您治女儿先斩后奏之罪！”

见此情景，马老太忍不住噗嗤一下笑了，

用手指着爷儿俩，问了一连串：“你们两个坏

家伙，什么时候串通好的？发现我跟着，还故

意装作不知道？啥时候买的衣服，咋不给我

说？怎么知道我学会了？”

“呵呵呵……”老何对这个“批评”相当满

意，坐了下来喝了口水，“那次我试衣服的时

候就给你买下了，本来要拿给你看的，被你骂

了一通，只好又放回去了。至于我怎么知道你

学会了，嘿嘿嘿，问问咱们的小孙女吧……”

女儿也赶紧凑到马老太跟前，调皮地说：

“‘马太君出山’这出戏可是我导演的。戏嘛，

从老爸臭美就开始了，怎么样，我们俩的演技

还可以吧？哈哈哈……”

马老太恍然大悟，想起刚到城里时老何

见她无聊，就一直动员她一起锻炼，可她总说

不会，就是不肯出去，还嫌老何唠叨。后来老

何不说了，原来是跟女儿联手使了一招———

“激将法”。

“都是叛徒！“马

老太嗔骂道，心里却

美滋滋地，“老头子还

是很在意我的哈！”

以后啊，太极拳的

队伍里便多了一个红

衣服。

太极趣事 执 念
□ 沈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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